
《手持人间一束光》

内容简介：作者在送外卖的间隙，把生活中的诗意灵
感随时记在便签上、废纸上，将自己的人生经历写成一首
首感人的诗歌。

《书苗》

内容简介：小说讲述女孩书苗在“书痴”爸爸的影响
下，逐渐喜欢上淘旧书、修古书的故事。一个个穿越历史
时空的动人故事，唤起了当代少年对中华优秀古籍的关
注与热爱。 （本报综合）

《微相入：妙手修古书》

内容简介：这本书围绕古籍文献保护与修复，从“劫、
器、纸、修、缘”五个方面，讲述了古籍的破损原因、修复工
具、修复用纸、修书方法，以及古籍保护的相关文化理念。

新书推介

作为中国古代音乐文学研究领域的
重要课题，历代乐府诗经过数代学人的
艰辛探索，已积累了颇为丰硕的成果。
任半塘、王运熙、萧涤非等老一辈学者，
以深厚的学养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为这
一学科奠定了坚实基础。在20世纪50
年代，詹锳先生出版了《李白诗论丛》一
书，书中收录了多篇有关李白乐府诗的
论文，对于其中的《李白乐府探源》一文，
詹锳先生在此书的序言中特别指出：“李
白乐府探源只是罗列了一些资料，其实
够不上说是一篇论文，因为其中并无任
何论点。从这些材料上看，似乎李白的
乐府诗都是模拟前人，因袭旧调。其实
李白是推陈出新，用旧瓶装新酒，诗中有
很多创造的成分。”詹锳先生精准地抓住
了李白乐府创作的关键问题，即对汉魏
古题乐府曲调的因袭与创新。以李白
《将进酒》为例，《将进酒》属汉鼓吹铙歌
十八曲之一，郭茂倩《乐府诗集》解题称：

“古词曰：‘将进酒，乘大白。’大略以饮酒
放歌为言。”闻一多《乐府诗笺》也认为：

“此纪宴饮赋诗之事。”汉古辞但言饮酒，
而李白的《将进酒》则以酒来挥斥忧愤，
他用酒来缓解美好生命与生命苦短、人
生易老之间的矛盾，用酒来消解天纵奇
才与玄宗倡优蓄之的愤懑，用酒来充填

“钟鼓馔玉”生活带来的幻灭感，用酒来
开释圣贤的寂寞与纵乐者留名的矛盾。
李白《将进酒》既延续了汉魏古调对饮酒
场景的书写传统，又突破了古辞的程式
化表达，并以强烈且充盈的生命意识重
构了诗境，使其成为唐人乐府诗典范之
作。由此可以看出，乐府曲调在乐府诗
创作中至关重要，乐府诗的发展过程，就
是对旧调与新调、古辞与新旨不断碰撞
融合的过程。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新近出
版的《唐乐府曲调音乐形态考辨与传播

路径研究》一书，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为
乐府诗的这一发展过程做了扎实的学术
研究。

《唐乐府曲调音乐形态考辨与传播路
径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成果。
作者韩宁已出版三部乐府研究著作，多年
来，她专注乐府诗研究，从分类研究到断
代研究，再到如今的乐府曲调研究，既与
学界研究趋势紧密呼应，也逐渐形成了自
己的研究体系。读罢《唐乐府曲调音乐形
态考辨与传播路径研究》一书，有以下几
点感受。

首先，在乐府研究方面。前辈学者
已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他们对汉魏
六朝乐府的起源、发展脉络以及有代表
性的曲调进行了系统而细致的考察，使
得乐府研究的框架逐渐清晰。进入 21
世纪以来，乐府研究又迎来了新的繁荣
景象，学界从多个维度对乐府展开深入
探究，如乐府诗与中国古代音乐的内在
关联、乐府创作的艺术特点、古代乐府制
度的形成与演变过程，以及相关文献的
整理与校勘等。诸多影响较大的乐府研
究专著相继问世，这些成果不仅总结了
前人的宝贵经验，更开拓了新的研究视
野，极大地深化了学界对乐府的整体认
识。然而，在宏观研究取得长足进步的
同时，微观研究的相对薄弱却逐渐显
现。乐府诗体本身是由众多具体曲调和
生动文本构成的丰富体系，让人耳熟能
详的诸如《出塞》《昭君怨》《蜀道难》等汉
魏乐府旧曲，以及“日出东南隅，照我秦
氏楼”（汉佚名《陌上桑》）“巫山巫峡长，
垂柳复垂杨”（梁萧绎《折杨柳》）“金樽清
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唐李白《行
路难》）等经典文本，这些微观元素亦构
成乐府研究的核心之一。本书的问世，
恰逢其时地填补了这一研究空白。本书
聚焦于乐府曲调，以扎实的学术功底对
唐代乐府曲调的音乐文学形态进行了系
统分析。这也提醒我们，在宏观研究之
外，微观层面的挖掘同样不可或缺。当
前学界虽已积累了丰富的宏观成果，但
唯有将目光投向细节，探讨每一个乐府
曲调的具体形态，才能真正推动乐府研
究向纵深发展，使这一古老而富有活力
的学术领域绽放出新的光彩。

其次，是曲调研究方面。乐府研究
中，曲调研究是学者涉足较少的领域。
任半塘在《唐声诗》下编中，对唐乐府声
诗的曲调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辨，为后
世学者树立了标杆。然而自此之后，学
界对唐人乐府曲调的集中探讨并不多，
相关研究的活跃度有所降低。本书引发
了学界对乐府曲调研究的重新关注，该
研究不再局限于唐齐言乐府声诗，而是
扩展至全部唐乐府曲调，并且其考辨工
作深入细致。考辨之难，需要学者具备
深厚的专业知识、敏锐的洞察力以及严
谨的研究态度。本书作者在曲调考辨方
面所展现的学术功力，是令人钦佩的。
作者通过对大量史料的挖掘和分析，解

决了诸多乐府曲调研究中的疑难问题，
澄清了一些错误认知。例如隋唐乐府曲
调《何满子》，历来有“何”与“河”两种不
同记载，多认为二者系同调，而作者通过
大量的文献考证认定此为两支不同的曲
调。再如唐人乐府曲调《穆护砂》中的

“穆护”一词，作者从曲调来源、历史文化
背景等多个角度辨析其与“牧护”“木斛”

“木瓠”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不仅如此，
通过这些曲调的考辨，还解决了唐诗中
涉及的相关问题，如杜甫《观公孙大娘弟
子舞剑器行》序中的“剑器浑脱”一语，对
其所指历来有争议，作者结合《浑脱》曲
调的性质特点，认定其为舞剑所用之曲，
同时也包含公孙大娘的舞剑动作。再
如，对于唐乐府诗《回波乐》开头固定的

“回波尔时”四字，作者并未简单地将其
解释为曲水引流泛觞之意，而是考证其
保留了佛经翻译的痕迹。这种深入细
致的研究，不仅在曲调考辨方面取得了
诸多创见，更为乐府研究提供了新的思
路和方法，有助于真正揭示乐府曲调的
奥秘。

最后，就唐诗的经典化而言，唐诗的
传播与接受，是理解其经典化过程的关键
环节。在众多的唐诗传播途径中，乐府诗
体凭借其入乐可歌的性质，在唐诗传播中
承担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然而以往的研
究多聚焦于唐诗选本、唐人别集、诗话等
文本传播方式，对乐府诗传播的特殊性关
注不足。本书从唐乐府曲调的传播路径
角度，揭示了唐诗传播的多元维度。作者
专门探讨了唐乐府曲调的传播路径，并指
出其传播具有全方位、立体化的特点。乐
府曲调的传播，不仅涉及音乐形态本身，
还与表演方式、帝王喜好、献诗作乐、乐府
机构、人员流动、酬唱答谢、文献刊刻等多
种因素密切相关。书中详细梳理了唐乐
府曲调的四种传播路径：宫廷内传唱、由
民间传入宫廷、由宫廷流入民间、宫廷外
流传。作者指出：“这四个方面是一个动
态的不间断的综合过程。传播系统表现
得活跃，说明乐曲具有生命力，如果这个
系统失灵，那么乐曲就会失传。”这一观点
深刻揭示了传播系统在唐诗繁荣中的基
础性作用，为我们理解唐诗的繁荣提供了
独特的研究视角。

总之，《唐乐府曲调音乐形态考辨与
传播路径研究》一书在乐府研究领域具有
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创新意义。通过对乐
府曲调的深入考辨和传播路径的细致分
析，丰富了学界对唐乐府曲调的认识，为
进一步探索中国古代音乐与文学的交融
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亦推动了相关学术
领域的深入发展。

（原载《光明日报》，作者为詹福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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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功伟烈士传》连载⑩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主办

何功伟，又名何明理，化名何彬、何斌。
1915年出生于咸安区桂花镇柏墩村，1941年
牺牲于恩施。

青年楷模何功伟
——鄂南敌后抗日开路先锋

（上接第9期）
年会由会长雷荫民主持，几个社友讲过之

后，何功伟站起身来发言。他说：“亡国危机，
迫在眉睫，扶摇社能不能扶摇直上？在你们的
心灵里，是不是已经感到苦闷，感到忧虑了？”
接着用信心百倍的口气谈到民族危亡固然严
重，但坚持抗战的前途是光明无比的。他分析
和预测：“即使咸宁、武汉沦陷，日寇也不可能
完全打通和控制粤汉线，我们却可以在敌后的
鄂南开展持久的抗日游击战，直至最后胜利。”
谈到这里，他的眼睛闪烁着希望和坚信的光
芒，因势利导地指出：“鄂南是武汉东南的屏
障，而咸宁又地处鄂南中心，诸位同学都是土
生土长于咸宁，完全可以在家乡宣传抗日，起
到开路先锋的作用。”

何功伟的一席讲话句句扣人心弦。年会
上，大家决定：立即设立民众阅览室，开办民众
夜校。

随后，何功伟开列书籍清单，派雷同去武
汉购买进步书籍和抗日书刊。不几天，柏墩
民众阅览室开放了，《论政党》《母亲》《海上述

林》等书籍书刊都摆到桌面上供大家阅览。
阅览室吸引了大量附近的学生和店员，也是
扶摇社友学习革命理论的阵地。何功伟也
常来这里，指导大家阅读，教大家唱他最爱
唱的歌：

轰轰轰！哈哈哈轰！
我们是开路的先锋。
不怕你关山千万重。
……
挺起了心胸，
团结不要松，
我们是开路的先锋！
不久，在何功伟的领导下，柏墩、山南畈

和大屋雷村的民众夜校办起来了。每到晚
上，留声机一响，前来上夜校的男女老少，一
围就是上百人。从武汉刚回的何功楷嗓子
好，他向围拢来的民众教唱抗日救亡歌曲。
有时，何功伟亲自赶到夜校，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讲述国内外形势，讲解抗日救亡的道理，深
受民众欢迎。

7月，何功伟先介绍功国、功济和雷同等3
人首先加入中国共产党，设立了柏墩支部，雷
同任支部书记。过了几天，雷同等人又发展扶
摇社社友徐弘毅、胡明哲等入党。8月，何功
伟指示雷同等人扩大扶摇社，吸收新社友，扶
摇社由10多人激增到20多人。不久，这些社
友绝大多数成了共产党员。这些发展的新党
员又随即四路出兵，分头到各地去继续发展党
的组织。经过两个多月的时间，咸宁县的共产
党员就发展到100多人，建立了柏墩、大幕山
区、桃坪、马桥等4个区委，党的有组织的活动
几乎遍及全县。

何功伟非常重视对新党员的培养教育工
作。在柏墩，他亲自办了两期党员训练班，重
点进行革命气节教育。他严肃地要求每个党
员牢记党的最高理想和当前的抗日救亡任务，
做到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和人民利益，坚持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何功伟同志以他卓越而有成效的斗争，

在咸宁点燃了抗日救亡的烈火，培养了革命
火种。

在发展党组织的同时，何功伟找到在新四
军大畈通讯处的中共阳（新）通（山）中心县委，
与黄潜德、潘继汉、林平等组建中共咸宁中心
县委，书记何功伟，组织部长潘际汉，宣传部长
黄全德。

鄂南党组织逐步恢复发展后，中共湖北
省委决定在咸宁、大冶两个中心县委的基础
上，组成中共鄂南地区特别委员会（简称鄂南
特委），统一领导鄂南10县的工作。1938年
8月，中共鄂南特委在咸宁仙人墩正式成立，
特委书记是何功伟，组织部长刘青，宣传部长
黄全德，特委委员有郭益进等人。鄂南特委
建立后遵照党中央关于华中工作的指示以及
当时保卫武汉的需要，迅速将党员派往各
地。何功楷、钱远镜、李一戎到咸宁。王锡珍
（陈约珥）、王佛炳、刘光前到崇阳；张进、江国
忠到蒲圻；刘青、黄全德、郭益进、彭济时、胡
特庸、侯彦、赵龙骧等到阳新、大冶；黄菊庄、
甘佐皋到通城；潘际汉、窦联顺到通山；肖子
南、王健民、舒江皋、王水、潘斌、许保民、许大
鹏等人到武昌。

在何功伟的领导下，中共鄂南特委在恢
复、发展党组织和宣传、组织群众抗日的同时，
抓住时机，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进一步做了大
量准备工作：

（一）大力训练干部。早在恢复党组织的
初期，鄂南各级负责人就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他们一方面选派优秀青年去延安抗大、八路军
武汉农民训练班、汤池训练班等处学习，另一
方面各县县委成立后，通过党员训练班、青年
农民训练班、抗日学校形式，培训了大批的干
部。如武昌县委王健民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
张执一，在武昌龙泉江王村办的抗日学校和
崇阳县委王佛炳在华坡办的抗日学校，都办
得很好。

（二）积极物色军事干部。开展游击战争，
需要懂军事的干部。鄂南特委一方面积极寻

找流散在鄂南的红军干部。如张曙光（汉川
人，长征路上被打散后，长期隐蔽在武昌青山
咀当长工，在汉川恢复党的关系后，又回到鄂
南。）与天汉苏区干部祁曙东。在这一时期归
队的红军军事干部还有红军连长王儒林（后更
名王苏、王一鸣），红军手枪队班长程贤友等
人。另一方面动员有军事斗争经验的各类人
员出来打游击。咸宁县委成功地团结何寰桢，
就是动员旧人员的一例。何寰桢当过县保安
团长，有军事工作经验，在旧军人中有号召
力。特委书记何功伟向他宣传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政策，劝他以民族大义为重，共赴国
难。他后来出任了我党领导的咸宁自卫大队
二队队长。

（三）四处收集枪支弹药。8月，西北军
六十旅旅部设在大冶县委统战部长冯玉亭
家，冯玉亭与该旅旅长很熟。10月中旬，该
旅撤往湖南时，将带不走的70多支步枪及一
批弹药和军需物资交给冯玉亭。10月下旬，
许大鹏等在家乡油坊岭以乡村促进会的名
义组织群众收集枪支，他们一面自己捡枪捡
子弹，一面从散兵手里买，三五块银元一支
步枪，一二十块银元一挺机枪。有一次，他
们还从一口水塘里捞起机枪6挺，步枪100
多支，子弹近万发。在很短的时间里，他们收
集步枪400多支，机枪20挺。在这期间，中
共咸宁、崇阳、武昌县委也组织收集了一批枪
支子弹。

在此期间，何功伟亲自参与了咸宁县人
民抗日武装的组建，并在挂榜山直接领导首
次战斗。

8月中旬，何功伟召集雷同等人在柏墩中
田畈召开党的会议，研究建立抗日武装准备工
作。会上，何功伟强调指出来三个问题：一是
与会者要动员家里带头，有钱出钱，有粮出粮，
保证人民武装的给养；二是要发动在大革命中
打冲锋的人员或其亲属，踊跃参加抗日武装，
并以他们为骨干；三是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工作，团结、争取本地士绅，利用各方面的关

系，联合建立抗日武装。
与会者都同意何功伟的意见，并一致认

为，家住中田畈的巨绅何寰桢，虽然过去曾一
度反共，但具有爱国思想，支持抗日，而且很
有影响，也懂军事，应该把他列为重点“统战
对象”。

何功伟主动去做何寰桢的工作，向他宣传
我党全民抗战的主张，诚恳地动员何寰桢共赴
国难。何寰桢深受感动。

1938年10月18日至11月9日，鄂南各
县相继沦陷。1938年 10月 18日、20日，阳
新、大冶县城陷落。日军又兵分三路进犯：一
路沿富水进攻通山；一路沿三溪口、杨畈进攻
咸宁；另一路经大冶向金牛、贺胜桥进犯。第
九师团于29日占领咸宁县城，30日侵占汀泗
桥。到 11 月 4日，汀泗桥、柏墩、小岭相继
失守。

咸宁沦陷后，国民党军队蜂拥南溃，日寇
的飞机在咸宁狂轰滥炸，烧了咸宁城，又烧柏
墩街；他们在公路沿线设了一个个据点，扯起
了一面面太阳旗。就在咸宁城沦陷的当天，何
功伟同志带领一支人马，扛起了国民党溃军丢
弃的枪支，登上挂榜山，举起了人民武装抗日
的战旗。此时，何寰桢毅然把自己的衣袍剪
短，加入抗日武装的行列。何功伟请他做队
长，带着大家一起在山林里练兵。

11月初的一天，哨兵报告：日寇的一个小
分队，朝着鸣水泉的方向袭来。何功伟、何寰
桢和雷鸣等人带着游击队员，立即赶到鸣水泉
边的山头，作好伏击日寇的准备。

鬼子靠近鸣水泉。
“打！狠狠地打！”何功伟下达了向日寇开

火的命令。顿时，千百发仇恨的子弹迸然而
出，“噼噼啪啪”的枪声震荡着山谷。鬼子乱作
一团，他们没有想到就在离据点几里路的地
方，会杀出一支抗日人马。鬼子兵盲目地还击
了一阵，不敢恋战，狼狈而逃。

“伏击成功！”队员们高兴地庆祝这一仗在
鄂南打响了抗日游击战争第一枪。


